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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门江蜿蜒流淌，从儋州第一
高峰纱帽岭奔向碧波万顷的新英
湾。北门江水绿悠悠，哺育两岸万千
儿女。江畔有个西岸村，清乾隆五十
四年（1789）儒生符朗发奋攻书中己
酉科第六名举人。

符朗，字诗超，号东江。《民国儋
县志》记载：“性情耿直，学问优深。”
他用毕生精力诠释“师者，所以传道
受业解惑也”的真谛。符朗卒于文昌
书院，门生送柩归葬，撰祭文，感叹

“文星之乍坠”。
符朗不慕封爵仕禄，以培养人

才为乐，鞠躬尽瘁，是名副其实的北
门江畔高光师表。

卖田修学宫
学宫，也称儒学，俗称圣殿。据

《万历儋州志》记载：学宫“宋庆历四
年立在城东。绍兴二十一年，知州陈
适迁徙于城东南。绍熙二年，知军叶
元璘又徙于城之南。”儋州学宫经历
代多次迁徙，最终定格于城南，即现
今遗址。

据《民国儋县志》记载，从宋庆
历四年（1044）起，历代知州（军判）
包括陈适、叶元璘、关桂发、任大
忠、田章、陈敏、罗杰、钟英、陈衮、
萧弘鲁、潘时宜、曾邦泰、杨焜、李
仲极、韩祐等等都曾重修或重建儋
州学宫。

难能可贵的是明清举人曾开
和符朗也发动民间捐资重修或重
建学宫。

符朗倡修学宫的事迹更是感
人。《民国儋县志》记载：符朗“倡修
学宫，徒步劝捐，款项不敷，变产弥
补。”史书记载简略，但我们从中可
窥见一位儒生为集资重修学宫，顶
烈日，冒寒风，疲惫地奔走在乡村崎
岖小路的身影。我们走访西岸村，符
朗第八世孙符瀚水向我们讲述：“符
朗公徒步到各地劝捐，款项不够，愿
意变卖自己家三十多亩田地来弥
补，支持圣殿建成。又自己出资修筑
一条中和至东坡庙（东坡书院）的道
路。”“款项不够，变卖自己家三十多
亩田地来弥补”，这是对《民国儋县
志》记叙的具体化。

田地是农村人谋生的命脉，
捐出田地就等于失去赖以生存的
条件。符朗变卖自家三十多亩田
地修建学宫，为纪念先师孔子，
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义举感人至深。

教授知府子
西岸村符氏宗祠旁，树立一块

《碧海老夫子教思碑》石碑。
此文为赐进士出身、刑部主政、

四川主考，知琼州府事焦和生撰。焦
和生（1756-——1819），字琴斋，辽
宁盖平（今盖州市）人。乾隆四十九年
（1784）进士。他是刘墉的得意门生。
著有《连云书屋存稿》6卷行世，编入
续修四库全书。《道光琼州府志》载，
焦和生于嘉庆四年（1799）任琼州府
事，署雷琼兵备道，守琼六载。《广东
通志》载，焦和生以“勤政严明”著称。
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修缮琼州府
学宫，推动地方科举教育。

焦和生也是“坡粉”，“自号怀
坡山人”。他入琼第二年便深入儋
州视察，写下一批反映儋州风土人
情的诗篇，如《载酒堂》《儋女歌》

《悯农词》等。
《碧海老夫子教思碑》是焦和生

在儋州与儒生交流，应约撰写的。《碧
海老夫子教思碑》中的碧海，即符朗
之父，名登岸，字诞丰，号碧海，岁进
士。焦和生在碑文中称赞碧海“厚重
端方，清心寡欲，本分外毫末不加。少
言语，好读书。居家孝友睦娴，与人和
平谦慎。虽性严非僻，而度量浑涵，诸
交游未曾闻其矜己长道人短者。无
论良否，见先生皆敬而爱之。”

有其父，必有其子。《民国儋县
志》对符朗高度评价（见前文）。西岸
村符氏宗祠内悬挂一副楹联：“朗
公登榜，膺品秩，敷文教，翰墨蜚声

传四海；先祖肇基，效贤人，尚学
风，科名鼎盛永千秋。”上联写符朗
登科，承受官品，敷扬文教，文章蜚
声传播四方，极力赞扬符朗的文才
和功业。下联讴歌先祖的美德和良
好的家风。

《碧海老夫子教思碑》未见志
书，但它披露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

“辛丑岁（1801），聘公长君孝廉东江
先生署中课儿。”意思是说，嘉庆六
年，焦和生聘请碧海的长子符朗在
府中给他的儿子授课。

焦和生在琼州任职期间，携子
友麟在身边，公事繁忙，无暇照顾。
在符朗的教授下，焦友麟学业长进。
举人符朗与知府之子碰撞，便产生
耀眼的火花。据史料记载，焦友麟因
其父对国家的特殊贡献，道光六年
（1821）得以进入国子监深造，道光
十三年（1833）中进士。据《焦和生
与李符清书札》中提及：“麟儿已授
中书。”清代的“中书”是中央文职
官的称谓，主要分内阁中书和中书
科中书两类。焦友麟属哪一类“中
书”，已无从查考。据《林文忠公手
札》载，林则徐曾称赞焦友麟为“实
心任事之员”。无庸置疑，符朗教授
焦友麟，为他日后中进士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师德入史书
嘉庆十八年（1813），符朗离乡

到文昌教书。
符朗在文昌掌教三年，分文不

取，开创琼州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
义举。

嘉庆二十一年（1816）7 月 26
日，符朗因累过度，卒于文昌，享年
52岁。

符朗的逝世感动文昌的家长和
门生。众门生动情地写下《祭符东江
先生文》。此文载入《民国儋县志·艺
文志下》。

《祭符东江先生文》全文 1065
字，字字含情，追思与赞颂交织，既
追忆符朗生平事迹，又赞颂其德行
功德，更抒发门人痛失良师的悲怆
与追慕之情。

全文分三段，将符朗的德行、功
业、文采凝为“寿世文章”，使先生

“千载馨香”。
第一段，写先生如落花般飘然

离世，而先生的德行功德，门生岂敢
不尽力记述。

开篇以“铜鼓风凉”，“沙锅云暗”
等自然意象铺陈凄冷氛围。“铜鼓”，
即文昌铜鼓岭；“沙锅”，即儋州沙锅
岭，也叫纱帽岭。二山皆为两地名山。

“文星乍坠”，暗喻先生逝世。“此时此
际，我夫子竞尔花飞”，以花落喻先生
逝世，哀婉痛切。

第二段，追述先生生平，彰其功
业。

祭文记述，符朗少年勤奋，“青衿
蟾窟，棘围一入已成功”，是说先生年
少时苦读诗书，科举场初试便一举成
名。中年治学，“白首京华，铁砚屡穿
而不厌。乃益闭户酉山，埋头甲帐。焦
思积雪，赤足还似寒泉；蓬舍鸡鸣，青
灯长陪孤榻。”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白发苍苍仍居京城，铁砚磨穿亦求
学不倦。闭门深山，埋首典籍，寒夜
赤足思索，孤灯长伴书卷。晚年教
化，“入幕而量玉尺，多士甘心；登堂
而度金针，终身苦志。”“玉尺”，比喻
选拔人才诗文的标准。“金针”，喻高
超的技艺或高明的方法。这段话的
意思是说，入幕为宾时品评文章，学
子心悦诚服；登堂授业时传道解惑，
弟子终身铭记。

祭文赞符朗，像欧阳修批阅典
籍，“师古并能师今”，像边孝研读经
书，“课徒兼以课业”，像张华“学
博”，像魏收“经明”（经义通明），像
王羲之教人，“半文不受无因”，像孙
嵩仗义，“一得便思济困”，像李膺品
德高洁，“每和雀角以倾交”，像孔偃
谦逊 ，“欲举凤毛而深却。”

第三段，哀悼先生逝去，悲痛陈
述先生抱病授业，临终诲人不倦，深
情寄托追思。

门生将符朗比作程颐，“伊川
道立，或航海而坐春风”；比作朱
熹，“鹿洞名高，或逾山而沾化
雨”。祭文记叙先生临终，“抱药以
谈经”，“连调苜蓿难飧，艰辛仍讳；
屡试参芩不效，呼号偏宽”（连食粗
粝亦难下咽，艰辛却隐忍不言；屡试
良药不见效验，病痛反宽慰他人）。
先生一生“系恋文昌”，如今，匆匆离
去，门生感叹：“颓我泰山，且向伊谁
采药？坏我梁木，将从何处升堂？”又
以“天丧马融”，“人亡康节”类比，深
化悲痛。接着，以六句排比句讴歌
符朗：“然吾师之好学乎，德业日
昌；吾师之行义乎，闻望日长；吾
师之功烈乎，令人想望；吾师之惠
泽乎，被人汪洋；吾师之文采乎，
万丈光芒；吾师之丽句乎，千载馨
香。”最后，以“但惆怅松林 （儋
州松林岭），此后瓣香遥祝；倘兴
怀紫贝 （文昌古名），庶几灵爽式
凭 （愿英灵长佑此地苍生） ”，深
表哀思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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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的晨雾还未散尽时，总有
一声悠长的牛哞穿透湿润的空气。
那声音里藏着岁月的沧桑，也裹着
土地的温度。在现代化机械轰鸣的
今天，这来自远古的呼唤已渐成绝
响，却仍在记忆深处，叩击着每一个
曾与土地亲近过的灵魂。水牛、黄
牛，这些沉默的耕耘者，用四蹄丈量
过千年的土地，将生命化作春泥，滋
养出华夏文明最坚实的根基。

穿鼻的印记：苦难与羁绊
穿牛鼻的场景总带着近乎悲壮

的仪式感。当锋利的竹签穿透鼻中
隔，殷红的血珠滴落青石板，小牛犊
第一次感受到与人类命运的深刻羁
绊。那钻心的疼痛是成长的烙印，
更是农耕文明对生命最原始的驯
服。然而这看似残酷的瞬间，实则
蕴 含 着 人 类 与 自 然 最 朴 素 的 和
解 —— 牛鼻绳不是枷锁，而是连
接两个物种的血脉，是对共同命运
的庄严承诺。

老辈人常说，牛是通人性的生
灵。当牛鼻绳第一次被攥在农人手
中，四目相对的刹那，人类读懂了牛
眼中的委屈与顺从，牛也接纳了这份
跨越物种的托付。从那刻起，牛便将
自己的生命与土地、与人类紧紧捆
绑。春日里，带着伤愈的鼻环，它们拖
着沉重的犁铧走向田野，新翻的泥土
混着鲜血的气息，在晨风中飘散，那
是奉献的开端，也是羁绊的延续。

阉牛的沉默：生命的献祭
土法阉牛的场景总带着原始的

暴力美学。成年公牛牯子被粗粝的
麻绳捆住四肢，在挣扎中见证自己
雄性尊严的消逝。铁锤狠砸下的精
索不仅是生理的残缺，更是对繁衍
本能的彻底阉割。这种近乎残忍的
手段，却藏着农耕文明最深层的生
存智慧 —— 去除野性的公牛，方
能成为更高效的劳动工具。

失去生殖能力的公牛，从此将
全部生命力注入土地。它们不再追
逐母牛的身影，而是将所有的气力
化作拉动犁耙的每一分力量。烈日
下，它们的脊梁被汗水浸透，肩胛处

磨出厚厚的茧子，却始终迈着沉稳
的步伐，在田垄间走出整齐的轨
迹。这沉默的献祭，是对人类生存
需求最彻底的成全，也是对生命意
义的重新诠释。

田间的诗篇：耕耘的史诗
每一头耕牛都是行走的诗篇。

它们踏过初春的泥泞，将板结的土
地化作松软的绸缎；它们穿越盛夏
的酷暑，在稻浪中勾勒出希望的轮
廓；它们驮着金秋的喜悦，将沉甸甸
的谷穗送回农家；它们顶着寒冬的
霜雪，为来年的耕种默默蓄力。四
季轮回，牛用四蹄书写着永不褪色
的农耕史诗。

牛的耕作方式看似笨拙，却蕴
含着天地间最精妙的智慧。犁铧入
土的角度、行走的节奏、发力的时
机，都是经过千年驯化形成的默
契。它们懂得何时该用全力，何时
该放缓脚步，将人类的指令化作与
土地的对话。在牛的牵引下，荒芜
的土地变成良田，贫瘠的山岭长出

庄稼，这是生命对生命的馈赠，是自
然与人类共同谱写的壮丽乐章。

菜市的挽歌：最后的奉献
当老牛再也拉不动犁耙，它

们 的 命 运 却 走 向 了 最 悲 壮 的 结
局。曾经在田野上意气风发的生
灵，最终被悬挂在菜市场的铁钩
上，化作人们餐桌上的肉品。这
个场景充满了矛盾与无奈 ——
人类感激牛一生的付出，却又无
法逃避生存的现实需求。

老牛的眼神里没有怨恨，只有
释然。它们似乎早已明白，自己的
生命从被穿鼻的那一刻起，就注定
要为人类奉献到最后一刻。菜市场
的铁钩，是它们生命的终点，也是另
一种形式的重生。它们的血肉滋养
了人类，灵魂却永远留在了曾经耕
耘过的土地上，化作守护农田的精
魂，继续守望这片它们深爱的土地。

文明的脊梁：永恒的丰碑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牛扮演

着远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的角色。
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男耕女织
的农耕时代，牛始终是人类最忠实
的伙伴。它们不仅提供了劳动力，
更 塑 造 了 农 耕 文 明 的 精 神 内
核 —— 勤劳、坚韧、奉献。

牛的存在，让人类摆脱了对采
集狩猎的依赖，走向定居与文明。
它们教会我们耐心与坚持，教会我
们与自然和谐共处。每一块丰收的
稻田，每一座崛起的村庄，都凝结着
牛的汗水与血泪。它们是文明的奠
基者，是无声的英雄，用一生的付
出，托起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厦。

站在现代化的门槛回望，那
些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牛群，依
然在记忆的田野上耕耘。它们的
身 影 与 桂 北 的 青 山 绿 水 融 为 一
体，化作永恒的图腾。人类亏欠
牛的，不仅是一声迟到的感谢，
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感
恩。愿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永
远铭记这些沉默的奉献者，让它
们 的 精 神 如 同 犁 铧 开 垦 过 的 土
地，永远滋养着人类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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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也迟迟得不到增援，几天下来，叫游击
队的“玩法”搞得精疲力尽魂不守舍，
死守在钢筋水泥的三个碉堡里，如同
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詹汉行的心里偷偷地乐开花啦！
他终于明白了毛泽东说得游击战的奇
效：你在明处，我在暗处；你有机枪坦
克碉堡堑壕，我有黎族蛊药野猪陷阱；
你进我退你退我进你疲我打你驻我扰
……凶狠的山豹狡猾的狐狸，斗不过
海南山地雨林里的老猎手！

……
1939年12月5日，那大镇据点的

日、伪军，半夜里静悄悄起床垂头丧气
地集合，一枪不敢放，车灯也不敢打开，
连夜仓皇出逃。步行的伪军甚至连出
气都要捂住口鼻，一路像猴猻狐兔似的
鬼影幢幢地窜至邻边的临高县城。

那大镇的鬼子居然是被吓跑的，
詹汉行和他的中共琼崖纵队第五大队
一时间军威大振，名扬海南。“日军不
可战胜”的神话，一下子就被彻底打破
了。儋州人民抗日武装真正的第一
战，就这样戏剧般地取得了大翻转大
胜利。儋州的抗日勇士詹汉行，让鬼
子兵闻风丧胆、惶惶如丧家之犬！

整个那大镇、兰洋镇、南丰镇都沸
腾了。黎族同胞唱起了自己的山歌，
苗族老乡唱起了苗曲，讲海南话的人，
集体登台大唱琼剧《苏武牧羊》折子片
段。讲儋州话的儋州人，则当然忘不
了他们最喜欢的儋州调声。人人眉开

眼笑，处处欢声笑语，男男女女手拉
手，老老少少面对面，开怀尽兴唱起家
乡的儋州调声：

八月十五，呵哩哩来呵哩哩，
看月娘；
对对鲤鱼，呵哩哩来呵哩哩，
游水上。

鲤鱼爱吃，呵哩哩来呵哩哩，
江河水；
妹爱勇敢，呵哩哩来呵哩哩，
好后生！
好后生，哆哆来咪啦啦嗦啦西啦！
好后生，哆哆来咪啦啦嗦啦咪啦！
儋州自有靓妹崽，
儋州都是好后生！
海南岛，与大陆隔着一道窄窄的

琼州海峡，却是孤悬伶仃似乎隔绝于
中国最南端之海外。古代中原一直以
为处于海之角，天之涯，文明不所及，
人文不可闻。秦汉视为瘴疠南荒，唐
宋辟为罪臣流贬之地。就连大日本皇
军铁蹄一经踏入密林遮日荒草连天的
海南岛，亦称当地贫苦交困破衣烂衫
的反抗者为“野人部队”“猿部队”。然
而，正是这些岛屿上被歧视被遗落的
劳苦大众，他们奋起保岛护疆的时候，
却成为大海上最亮丽最辉煌的海上日
出之景观！——这正是一直孱弱一直
衰贫的海南岛，最孤傲最坚贞最有骨
质的本色特征！

四
中共琼崖纵队儋州五大队的战士

们，脚下穿的是“水陆两用鞋”，就是用
汽车轮胎剪成的鞋底，周围再用粗麻
绳拴着脚脖子的那种。詹汉行调侃
道：“这鞋子，能上山，能下水，能走上
百里不穿帮露底。这可是全世界最时
髦的好鞋子哟！”

儋州战士没有正规军装穿，战士
们的穿戴，都是当初从家里带出来的
农夫渔民的行头。在深山老林里转来
转去转了好几年，都被汗水血水反复
浸透，都被草刺树枝剐破，变成东一个
口子、西一处破绽的“乞丐服”。由于
战事紧迫，平时总是补也补不及。战
士们又怕累到月娥姐，因为她白天要
随部队行军打仗，

（未完待续）

七一颂歌
■ 杨晓光

在七月晨曦的绸缎里，
我辨认你最初的摇篮：
南湖波光托举着星盏，
那粒火种，
依然灼烧我血脉的堤岸。

从冻土的裂缝中，
你执拗地向上萌生。
火种在暗夜传递，
风霜如刀锋般锋利，
而根须在更深处紧紧相握，
在石头的沉默里，
秘密地盟誓。

当铁锤击碎锁链，
碎铁飞溅成满天星斗；
当镰刀割断寒夜，
麦穗在黎明的伤口上，
重新挺立成金色的诗篇。
我触摸旗帜的经纬，
每一缕都缠绕着灼热的脉动，
每一缕都延伸出无数蜿蜒的足迹。

你以光的名义，
在荆棘里点燃星火。
你以光的名义，
在荒原上熔铸道路。
你以光的名义，
让解冻的河流开始重新塑形，
每粒沙都在寻找混凝土的方向。
当所有沟壑都升起炊烟，
每扇窗口都亮起温暖的坐标，
光的形状就是人民的形状。

你是东方地平线永不疲倦的瞭望，
在暴风骤雨里校准航船的罗盘；
你是大地内部奔涌的熔岩，
在寂静中锻打光明的胚层；
你是所有季节的承诺，
当冰雪封锁每一条路径，
春天已在根须里吟唱。

在七月丰盈的枝头，
你捧出沉甸甸的黎明。
虹霓升起于汗水浇灌的地方，
每颗果实都凝聚着太阳的重量。
脚手架向天空书写誓言，
齿轮把时间咬合成崭新的乐章。
当所有年轮都朝着太阳旋转，
最年轻的星辰正在拔节生长。

光，
在每道掌纹里流淌成河，
在每粒微尘中结晶成盐。
当千万个声音汇入光的赋格曲，
我听见，
你以光的名义应答，
在每一个醒来的窗口，
在每一粒种子的萌动中，
在每一条通往黎明的路上……

父亲和他的镰刀
■ 郭城

当弦月俯身探看，
清霜就凝成他的磨刀声；
他弯腰时，
大地便有了微弓的剪影。

镰刀是垂首的弦月，
与星群交换着光语；
每道锋芒都懂得，
晨露在穗浪间游移的足迹。

秋光在刃口渐次稔熟，
银弧划过处谷粒安睡如婴；
可当霜雪爬上鬓角，
他依然在垄沟里收割飘零。

直到铁器们学会肃穆，
静候墙角，看蛛网攀援；
新来的收割机喧响着，
将金黄的诺言倾满田亩。

唯有那把镰刀在暗处，
持续雕琢未启封的弧度；
铁锈深处有泥土在翻身，
轻轻唤着，下季的谷物。

谒海瑞公园
■ 李城浩

椰风荡炎州，白浪啮苍礁。
遗祠立高冈，松柏自萧萧。
昔闻刚峰公，铁骨傲天骄。
一疏震九阙，万姓恸中宵。
瘴疠蚀铁骨，黎歌慰寂寥。
苔痕没残碑，云气卷前朝。
岂为身后名？肝胆映海潮。
我来抚石碣，浩气贯青霄。
世事几浮沉，孤月悬林梢。
春来木棉发，犹似血未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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